
村官梦

湖南洪江的小伙子张家铭最开始当上村官时，并不被亲友看好，但他很坚定。他说：“农村是生我育我的地方，我的身上
流的是农村的血。”他想用自己的力量改变家乡、改变农村。一年多的时间，他的工作小有成就，一句“小张你回来了啊”的问
候，就让他感觉格外温暖，这些都坚定了他扎根农村的决心。

看到家乡和沿海的差距，他决定回到农村去

2010年7月，张家铭从电子科技大学毕业，在沿海就业。
在那工作的半年时间里， 他借着出差的机会目睹了沿海农
村的繁华、富有和人才济济。想到家乡和沿海农村的差距，
想到越来越多的人才往沿海挤， 一个念头在他心里越来越
明确———他要回到家乡农村去。

于是，张家铭辞职回乡考取了村官。可这一考，考来了
父母的责怪，“我养你那么多年， 供你考大学就是想你跳出
农门，好好地在城市找份工作，你却又回到了农村……”相
恋5年的女朋友也因此和他分了手。但是，张家铭还是选择
来到怀化市辰溪县桥头溪乡梅洲村做起了一名村官，他说：
“农村是生我育我的地方，我的身上流的是农村的血。”

张家铭的到来，一开始也不被梅洲村的一些村民看好。
初来梅洲村的张家铭看到随处倾倒的垃圾，提出采用“垃圾
分类无害化处理模式”整治农村环境，有村民不以为然：“你
一个大学生，放着城市好好的工作不要，来到我梅洲搞什么
垃圾分类，瞎费什么劲。几十年来，我们垃圾倒河边，一涨洪
水冲走，干干净净，日子过得挺好的。你那么肯干，去拉项目
找资金把村口大桥护栏给修好，除掉安全隐患，梅洲人会感
谢你的……”

想想这半年来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农村奋斗， 想想
自己尴尬的身份，还有各种人的不理解，一种莫名的挫败感
油然而生，感到憋屈的张家铭在大溪前哭了……

长沙都难做到的垃圾分类，怀化的乡里做到了

现在的梅洲村大桥下，溪水清可见底，幢幢小洋楼辉映
在秋日的余晖里，静谧而祥和。而两年以前，这里还是个臭气
熏天的垃圾场。这些改变与张家铭的坚持有很大关系。

按照传统的垃圾处理模式， 垃圾临时存放点集中于居
民区，影响村容，臭气熏天。而一台垃圾转运车就得40多万，
村里根本负担不起。但如果将垃圾堆放场所与生活区分离，

进行分类处理， 不仅能杜绝垃圾堆放腐败后对居住区环境
的影响，还能变废为宝，实现垃圾资源的循环利用。这一切
的成本才3万多。因此，张家铭坚持要对垃圾进行分类处理。

“垃圾分类，长沙都做不到，你怀化的乡里凭什么做得
到？你做的越多，错的越多！”大学生村官进村，一带不来项
目，二带不来资金，村民很难相信，也很难支持。张家铭没有
别的办法，只有巧干加蛮干。

村上的补充款不够， 张家铭自掏腰包贴了14000元钱，
引进保洁员。为做好村民的意识培训，张家铭每天跟着保洁
员一起收集垃圾，对村民进行现场指导。村民分不清可回收
类和不可回收类，张家铭根据各类垃圾的特性，让村民按照
可沤肥的和其他的来分类，村民一下就懂了。保洁员再将村
民回收的垃圾拉到清洁站进行分开存放、分类处理，效果十
分显著。

大桥有了护栏，广场舞代替了麻将

梅洲村有座十几米高的大桥，没有护栏，是全村人的心
头病，村里向上头申请经费连续四年无果。梅洲村的环境治理
模式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重视，借着领导来调研之机，张家铭
直接把领导请到了桥上，大胆地提出了大桥护栏项目申请，经
多方走动，他终于获得了7万元的资金援助。

梅洲村是一个“夫工女耕”、“子工父农”的村落，这里的
赌博一度猖獗，往往在外务工的亲属把钱一寄回来，留守在
村的妇女一下就全输光了。为此，张家铭叫来了隔壁村的一
个大学生女村官， 有舞蹈基础的她帮着教梅洲村的妇女跳
广场舞，渐渐地，跳舞取代了打麻将，每天晚上7点，村委会
的广场上准时响起音乐。

在跳广场舞的间隙，村民王喜寸对张家铭竖起大拇指：
“以前认为小张只是个会指手画脚的书呆子， 后来才知道，
他除了给我改装过老化的电线线路外， 还帮村里面缺乏劳
力的村民插秧、收稻谷”。村妇马维娟也插嘴说：“他干起农
活来绝对是个好劳力，不比我男人差。”■记者 王铭俊

记者手记

大学生村官，他们中的多数人曾经被称之
为天之骄子。而今，他们回到农村，下到最基
层，正接受着一项被称为“新上山下乡”运动的
洗礼。

城乡血脉相连，城市反哺农村，大学生村
官是最直接的践行者。渐渐空心化的农村需要
他们输入新知识、带去新视野，他们也用青春
与激情，在田野乡间书写着自己的人生。正如
村官张家铭说，他的“身上流着农村的血”。

但毋庸讳言，大学生村官在三年选聘期满
后的再就业问题，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社会问
题。虽然针对大学生村官的出路难题，政府也
在不断出台一些优惠政策， 为其开拓就业渠
道，但除了政策扶持，更重要的，是要改善年轻
人的就业环境和创业环境。 29万大学生村官挤
进体制还是走出体制的选择题，不仅折射了数
年来大学生就业难的社会现象， 更提醒人们，
大力改善年轻人的创业环境，激发这个最具活
力群体的创业激情与兴趣，应当引起全社会的
高度关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学生村官彭博当起
了“猪倌”，走上自主创业之路，显得尤为可贵。
挤进体制并非村官的唯一出路，自主创业的彭
博虽然要承担更多的风险，但他不仅能发挥所
长，甚至可以带动一个乡村的产业发展。怎样
为彭博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给予实实在在
的帮助而不是让他们的创业热情遭遇多重打
击甚至被击溃，值得深思。当人们发现，身边越
来越多的年轻人走出体制后也能海阔天空，一
种良性的就业指向、良好的创业氛围才能慢慢
形成。

如果走出体制，也能海阔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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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8考编制失败仍不放弃 另辟蹊径自主创业当上猪倌

29万大学生村官走向何方：
挤进体制还是走出体制？
大学生村官三年选聘期满后的再就业，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

2013年国家公务员报名刚刚截止，
对很多大学生村官来说，这是一件大事，
3年内已经考了8次编制的长沙县大学生
村官熊美，又一次报了名。

自2008年国家全面实施大学生村官
政策以来，很多充满激情的大学生走上基
层岗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岗的大学
生村官已达29万人。

3年一道坎， 大学生村官在选聘期
满后，再度面临重新择业的问题。尽管
2013年的“国家公务员招考”继续加大
了对大学生村官等基层人员的招录倾
斜力度， 但1417个职位远难满足需求。
大学生村官的出路已然成为一个突出
的社会问题。

大学生村官究竟在做些什么？面对
未来，他们正谋求什么样的出路？近日，
本报记者走进湖南大学生村官群体，了
解他们的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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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长沙市望城区东城镇苏蓼村，村官彭博在稻田里忙碌。 实习生 何佳乐 陈俊筱 记者 李丹 摄


